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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們到達艾爾倍特山時，已是黃昏時刻。此山係南北縱向，威靈頓的軍營就駐紮在朝東那片陰影籠罩的平坡上。第一天駐守

時，這些初次離家的青年已經難耐孤寂，威靈頓便叫當局支援了一個「虛擬實境樂園」，裡頭有大型高空彈跳、雲霄飛車、立體身

歷境電影院、高級夜總會、餐館……可以說應有盡有。　　山頂是殘霞輝映，山腰的霓虹燈卻閃耀得有如七彩繽紛的巨型寶石。
　　黑金剛從梭窗看下去，這哪裡像在追緝要犯，直和王公貴族巡狩差不甚多。

　　他不打算與威靈頓照面，以免平添變數。反正威靈頓要的是面子，事後把功勞給他，勝過事前和他商量。

　　黑金剛甚至不打算紮營，兵貴神速，尤其是偷襲。威靈頓答應給白衣長老五天的時間，今天是第三天，此時山腰上又歌舞震

天，黃道會一定不會嚴加防範。他吩咐文祥等人在天空巡邏，隨時準備支援。然後七個人分乘七輛動力梭，直向山頭駛去。

　　電腦在儀表上標明了敵方山洞的位置，這山洞很長，洞口在前山，標高約兩千公尺。山洞呈十五度斜角，向後山下方延伸，大

約下坡五公里處，在與另一座山接壤的狹谷旁，則是一個二十公尺直徑的太空船發射孔。

　　這一處山區原來曾發現金礦，金脈掘盡後便荒廢了，卻留下很多坑洞。白衣長老等找到一個深長的礦坑，經勘察後，認為地勢

極為理想，尤其是在地底的幾個坑洞下，還有一條又深又長的坑道，作為太空船發射場，不僅隱秘而且安全。更兼以中子做火箭推

進動力，需要一個承載反作用力的緩衝墊，這種坑道最是理想不過。

　　至於前山的主控中心，是先挖空了高約八公尺、寬二十公尺、長五十公尺的空間後，再在洞壁敷上一層鋁化聚乙烯的合成物

質。這種物質既能導電又有加固作用，偵測的電波透不過去。所以動力梭上的電腦儀表只顯示出所在位置，而無法測知內部狀況。

　　由於戰線太長，黑金剛等只有七個人，若力量分散，不易成功。顯然目前只有三個目標，一是發射場，一是通道，一是主控中

心，三者之間相距長達五公里！千奇建議由文祥等人進攻發射場，但黑金剛怕他們經驗不夠，反而打草驚蛇，壞了大事，只得作

罷。細商之下，只得改變初衷，七個人把動力梭連成一體，大家協力攻擊主控中心。

　　黑金剛先確定能量輸送途徑，再把動力梭連人員都縮小十倍。在能量控制自如的情況下，這不過是一種位能調變的物理現象。

但在此刻，他們要像蚯蚓一樣，從地裡開出一條隧道，鑽進山洞裡，如果能量供應不足，便會發生危險。對這些生死置之度外的特

遣隊員來說，成敗是唯一的考量，至於其他的，他們連想都不去想。

　　動力梭像個鑽子般，瞬間就鑽出了一個直徑十五公分的大洞。最初行進得相當順利，向內推進了三十公尺後，速度漸漸慢了下

來。這種情形有如流水通過管子一樣，水管的長度相當於阻力，徑口則等於助力。當距離越來越大時，十五公分洞身所提供的能量

相對的也就越來越微弱了。

　　慢一點關係不大，不料到達鋁化聚乙烯這一層時，由於鋁是金屬，也能吸收能量，眾人感到梭身一震，動力梭的能量竟急劇流

失。黑金剛喊聲不好，如果能量完全喪失，他們將會被嵌在土道中，永遠不能離開。

　　動力梭本有部分貯存的能量，其餘全靠洞身傳來的電磁波補充。由於梭身體積縮小，能量貯存有限，而土地中微量的金屬，早

就干擾了電磁波的傳遞，再加上目前距離地面已有五十公尺，一碰到敵方大量吸收能量的保護設施，其危險性可想而知。

　　古嚕嚕很清楚這種後果，忙叫：「快退出去！」

　　黑金剛在控制座上，全身顫抖地說：「能量不夠！」

　　古嚕嚕急道：「用逃生設備！」

　　黑金剛一按紅紐，沒有動靜。燈光已熄了兩盞，眾人覺得身體好像要爆炸了。壓縮的身體本來全靠位能的內壓維持平衡，此刻

失去壓縮力，位能有如被放鬆的彈簧，全力向外反彈。各人耳中的電腦也發出嗚嗚的鳴聲，那是功能即將衰竭的前兆。

　　蘇珊喊道：「我受不了！我的手要炸了。」

　　古嚕嚕安慰她道：「不要怕，死不過是一眨眼的事。」

　　蘇珊是第一次與眾人出任務，她特別謹慎，一直把噴筒拿在手上。

　　蘇珊吃力地說：「我手上的噴筒……」
　　古嚕嚕立刻說：「對了，噴筒！」

　　這時人人感到窒息，全身腫脹，空間似乎越來越小了。聽古嚕嚕一喊，也不管有什麼用，每個人使勁地把身旁的噴筒舉起來。

　　那噴筒經過改裝，碳鋼的氣壓瓶裝有一千個大氣壓力的液化氣體。這時動力梭已壓縮了十倍，即相當於儲存了一萬倍的大氣壓

力！

　　這時能量壓力一去，那個碳鋼氣壓瓶已經承受不住，行將爆炸。幸而蘇珊即時提起，危機當前，但也正是轉機。古嚕嚕費力地

說：「打開……梭頭……噴口……」
　　黑金剛身體較胖，內壓特別大，這時已是面紅脖子粗。聞言使盡了全身的力量，把梭頭噴口打開。古嚕嚕去掉噴嘴上的封蓋，

將噴頭用力插向梭頭的噴口。那一萬個大氣壓力就像一顆炸彈，瞬間噴將出去，鋁化聚乙烯層登時被衝開一個小洞。

　　緊接著古嚕嚕又插進第二個，第三個……，那塊填充塗料立刻掉了一大片。梭身前段已擠出洞外，有了新的能量，黑金剛馬上
將速度加到最大，終於動力梭脫出困境，「咚」地一聲，重重掉落洞中。

　　這裡正是白衣長老工作室前的走道，那一聲聲「啵啵」的爆炸，再看看洞頂像飄雪花般，掉下片片碎碴，十一鬼早就聞聲而

至，一個個嚴陣以待。動力梭著地後，驟然又恢復原狀。眾人往梭內一看，裡面竟然坐著七個奇形怪狀的男女。

　　動力梭外壁有電離罩，白衣長老也很識貨，知道一時之間無法攻破。但若缺乏能量，動力梭也不過是個廢物。他立刻下令，在

離梭十公分的地方，用高密度的金屬網將梭身罩住，以隔絕外面的能量波。等到梭內貯存的能量耗光了，再作處置。

　　文祥等人眼看動力梭鑽進地下，以為穩操左券，幾個人指指點點，談論那半山的嘉年華會。左非右說：「這些人真是好命，現

在丟一個核子彈下去，保證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，說不定永遠停留在天堂呢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叫好命？那山石草木命不更好嗎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本來嘛，只要無心，誰命不好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通通好命？那又有什麼好談的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誰又談了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文哥太認真了，左哥不過是諷刺諷刺罷了。」

　　文祥不以為然，說：「諷刺別人就是諷刺自己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別磨牙了，我們在作戰呢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又來一個更認真的！」

　　左非右笑道：「紅姑娘打算另闢戰場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咦！我們不是同盟嗎？」



　　文祥笑道：「還是跟我結盟吧！」

　　左非右捂起耳朵，連說：「肉麻！肉麻！」

　　大家正在取笑，耳邊傳來杏娃的聲音：「黑金剛七人已失陷洞中！」

　　文祥大驚，道：「杏娃，妳再說一遍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他們被俘了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山洞裡有反能量設施，我們先前不知道。黑隊長用壓縮系統，結果能量供應不足，他們衝進去以後，我們就失去聯

絡了！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他們現在在哪裡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在山洞裡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妳知不知道確實的位置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們不知道，你們也進不去！我們沒有這種經驗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？」

　　四個人都傻了眼，文祥把動力梭停在一座山頭，以便靜心思索對策。

　　等了好一會，倒是杏娃耐不住了，問道：「怎麼辦呢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們有什麼辦法？他們有危險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不知道，假如他們不離開動力梭，而對方又隔斷了能源，恐怕只能撐上三個小時。」說到這裡，杏娃突然停了一

會。她運算的速度極快，這一停頓，顯然不是在計算什麼，而是在思考。思考要先有判斷力，知道自己的立場與目標，才能將所有

已知的資料，作各種排列組合。杏娃又向前跨出一步了！過了一會，她輕快地說：「大家不必緊張，如果他們不太笨，應該能活上

三天。」

　　這一剎那，杏娃輕鬆愉快的語調，讓大家瞠目結舌，反而把當前的危機推到一邊。衣紅追問：「妳怎麼突然想到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嗄！我最初只是根據常理判斷，動力梭那有限的空間，在密閉狀況下，裡面的空氣只能維持三個小時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難道不能開窗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但那有幾個變數，一種可能是對方很笨，這個機率不高。如果對方真的很笨，就不會想到要斷絕動力梭

的能源，我們也不會失去聯絡。既然對方不笨，動力梭只要有一點縫隙，對方就可以乘虛而入，所以開窗的可能性是零。」

　　衣紅最喜歡推理，跟著問：「那怎麼活過三天呢？」

　　杏娃的一聲「哈哈！」把四個人嚇了一跳，開天闢地以來，電腦第一次的笑聲，居然發生在最危險的時刻。杏娃說：「妳也沒

想到吧？他們帶了七罐壓縮空氣，本來打算作武器用，現在卻成為救命的寶貝了！」

　　風不懼澆冷水說：「如果我們想不出方法救他們，再多活三個月也沒有用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是的，我必須承認我不能想辦法。因為師父說，發明創造要留給人類，不許我多想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師父有沒有教妳怎麼想呢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有，就是用排列組合，我雖然不能用，但是妳可以用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謝了，我就是對數學一竅不通！」

　　左非右搶說：「占卜也是一種排列組合呀！」

　　文祥立刻問左非右：「左兄，能不能算一下，他們陷於山洞中，安危如何？」

　　左非右衝口說：「他們陷於山洞之中，是吧？如果用這個來取卦，陷為『坎』，山為『艮』，合為『蹇』卦……」
　　文祥對卜卦逐漸有點心得，正好印證一下，於是說：「這樣準嗎？總共只有六十四卦，那只要有人陷在山洞裡，不都得到同樣

的卦了嗎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通通一樣？那又有什麼好談的？」

　　三人聽他學文祥的語氣，都笑起來了。左非右繼續說：「占卦要靈活，再多的排列組合也有重複的可能。關鍵就在占卜者起卦

這一剎的心態，一般稱之為『外應』，外應是個亂數，變化無窮無盡。解卦就是要利用這些亂數，占卜者功力的高低，全在他對外

應的理解。這正是拿卦的基本條件，如果不用亂數，就會受到個人意識的左右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懂了，陷於山洞是我說的，對你而言便是外應了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沒錯，蹇卦說：『利西南，不利東北，利見大人，貞吉。』在中國，方位的定義代表能量的變化，因為中國的地

勢是西北高而東南低。這句話除了方向外，還說了他們陷落的地點，如果是在高處，必然有利，不利之處，是在不高不低的地

方……」
　　杏娃說：「抱歉！我打個岔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咦！妳居然客氣起來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見笑了，難道我以往曾無禮過？」

　　衣紅笑說：「妳的幽默感還不及格。」

　　杏娃不理她，問道：「只有一種方法斷卦嗎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不，卦只是綱領，事物是變易的，人是活的，斷卦方法多得不可勝數。我相信妳師父教的方法一定更高明，我這

種精確度比較差，但比較容易應用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你剛才說得很準，這個地洞的高度可以分成三段，最低之處是太空船發射場。本來他們計劃進攻中段的通道，但考

慮到這一段太長，變數太多，所以決定先攻最高點的主控室。我以為他們選錯了，根據你的『外應』，我現在一想，果然是最有利

的。正常情況下，動力梭可以在地下穿越數十公里，但是幾十年來，我們沒有實戰經驗。那段通道離地面最遠，一旦失陷了，危險

更大。」

　　文祥頗有同感，點點頭說：「是的，你們就像沒有任何作戰經驗的軍隊，儘管配備精良，一旦發生狀況，卻沒有變通的法子。

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所以我們把這次襲敵當作演習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演習？代價未免太高了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以一百億人口來計算……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好了，左哥，你快說吧！又過了十分鐘了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下一句是：『利見大人，貞吉。』是說有利於成就大事，只要所作所為正當，就大吉大利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怎麼叫所作所為正當呢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妳這不是跟我作對嗎？我怎麼知道？我猜是那七罐壓縮空氣吧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樣占卦有什麼用？不明不白的，害得我以前……」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害得妳怎麼樣？快說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才快說！就這些嗎？」

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此卦看來是凶，但凶中帶吉，因為九五、六二得正位……」
　　文祥急忙止住他說：「別慌，慢慢來，我正在學卦，什麼九五九六的，一時反應不過來，能不能講清楚一點？」

　　左非右便說：「水山蹇是卦名，上水下山，水的三爻是陰陽陰，山是陽陰陰，共為六爻。水在上，位置是外卦，指的是大環

境；山在下，指的是身處的小環境。」

　　文祥點點頭，說：「這個我在火星上，也聽胡妁講過。」

　　衣紅馬上插上一句：「不許胡說！」

　　左非右繼續說：「水代表險惡、變化、不定、寒冷等等，山則象徵平安、穩定、可靠等現象。綜合來說，情況雖然險惡，但是

身邊有安全保障，所以大致無事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那九五呢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九代表陽爻，六代表陰爻，這些都是術語，是為了理解上的方便，以免和平常使用的概念相混淆。單數爻位是

陽，雙數爻位是陰。如果陽爻佔單位，或陰爻佔雙位，叫做得位，就是適合的意思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所以九五是得位，六二也得位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對了，還要知道一點，在結構上，三爻象徵天人地三才。上爻是天，又象徵規律；中爻是人，象徵變化；下爻是

地，象徵實體、現象。人為萬物之靈，在外卦，其位為五，即在大環境中為君王、主宰。在內卦小環境中，其位為二，則是地方

官、家長或自我等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不很好嗎？內外主宰都很適當。」

　　左非右：「所以『蹇』字意思上雖是乖蹇，代表不好。但在變易之中，要先有不好才有好。懂得易理之後，對人最大的幫助，

就是能透悉天道的變易。」

　　文祥若有所悟，說：「嗯，我總算懂了一點，易理原來就是自然之道！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可是乖蹇的原因何在呢？那就要利用動態關係分析了。分析時應以生機為主，是由下向上。初六是陰，陰居陰

下，弱乘弱，是時機不當，應該等待。正因時機不當以致遭遇乖蹇，而有此失。六二又是陰，為上一陽爻所壓，正是危難之際。到

了九三為陽，上下皆為陰爻，由於上卦為坎，故宜忍耐等待。再上去是六四，在兩陽之間，困苦壓迫，正應努力。九五正位，苦盡

甘來。上六為陰，絕處逢生，謙讓君子也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但願如此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必然如此，但其中變數很多，如果所行不正，那就很難說了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說了等於沒說，你卦也卜了，我們到底該怎麼辦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依我之見，目前時機不對……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卦是他們的呀！我問的是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他們與我們休戚相關，妳想想，對方此刻難道不會加強防守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好！算你有理！然後呢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要等外援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外援？哪裡有外援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九五呀！九五之尊是外卦之人位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有可能，是地獄王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看是姜森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他怎麼能算九五之尊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是，至少他是自覺會的創始人，這不都是象徵嗎？」

　　風不懼作了半天壁上觀，終於說話了：「我不同意！左兄的卦我是相信的，但是我認為，要靠自己的力量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好極了，你就出點主意吧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為什麼要我出呢？我們先不要急，慢慢想，總會有辦法的。」

　　所謂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，文祥四人一不知洞內情況，二知自己毫無經驗，想來想去，也想不出什麼良策來。

　　衣紅雖然機智過人，但是她得靠對方先自暴其醜，對策才能如明鏡般反射出來。目前情況不明，她腦中也是一片空白，什麼都

想不出來。

　　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晚色已合，山腰上的遊樂場，燈火與明星共耀，樂聲隱隱，想來歌舞正酣。天下這麼的大，世人如此之

多，電腦的能量又無與倫比，偏偏七個人失陷敵營，平素自命不凡的幾個人，此時竟然束手無策。

　　就在此時，眾人感到地上微微震動，只見右前方山下閃過一陣曖曖火光，一架太空船冉冉升起，離地百餘公尺後立即加速，一

閃即衝向高空，瞬間杳不可睹。

　　眾人正錯愕中，又見一架升起，三艘太空船就這樣連續消逝在遙空。

　　杏娃說：「這是中子推進的太空船，比我們的技術還差一個級次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是黃道會在火星作怪的開始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不是開始，你在火星見過他們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只是苦了火星上的人民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未必，紅教教主勸我放他們到火星去。」

　　文祥一聽，這才理會到自己的境界還差得遠，竟然沒有一點寬容的雅量。他心裡慚愧不已，低下頭來，不再說話。宇宙中的一

切只是能量的變化，好壞是非都是依個人立場判定的，這些道理自己不是不懂，但是自小養成的習慣，便是站在一己的立場，隨意

妄用不成熟的判斷。自己尚且如此，又怎麼要求他人？

　　過了幾分鐘，杏娃打破岑寂，說：「我沒有徵求你們的同意，已經把若傑請來了。待會姜森也會來，如果還有人幫得上忙，請

告訴我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能不能派機器人去攻山洞呢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但我不願損失這七個人。」

　　正在說時，若傑背著比爾，突然現身了。

　　「天哪！這種場合你也把比爾帶來？」文祥不敢相信。

　　「笑話！什麼場合？彼得是我的老朋友，這個面子他總得賣吧？」若傑和眾人打了招呼，意興風發地說。

　　比爾苦笑說：「除了丹妮，他是誰的話都不聽。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笑話！」

　　比爾說：「是的，你還聽得下笑話！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我是說，只要有理，我為什麼不聽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你來做什麼？」



　　若傑說：「當局說，我曾是地獄王，應該能收伏彼得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打算用什麼收伏他？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跟他講道理，感化他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如果他不聽呢？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用法力降伏他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對了，那你怎麼能帶比爾去？」

　　若傑笑說：「比爾是我法力的一部分呀！沒有他，我是狗彘不如！」

　　比爾苦笑說：「他的法力全在一片能源轉換晶片上，他為了不和我分離，已經把晶片移植到我身體裡了。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這樣多好！有隨軍牧師，我怕誰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萬一你們分離了呢？」

　　若傑哈哈大笑說：「這才是笑話！可能嗎？」

　　比爾又說：「分不開了，我們已經成了連體人。」

　　衣紅聽了直搖頭，說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管妳有什麼理，我先去把問題解決了，再和妳大辯三百回合！」說罷，又是一陣輕風，走了！

　　「真是個怪人！」文祥感歎道。

　　衣紅懷疑道：「他去有效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在他身上安置了一個聲頻能量轉換器，能將聲波轉成地震波。等會他見到正主，我們就能聽到他們的談話。」

　　果然，只聽「咚」的一聲，像有重物落地。有人喝道：「喂！你是什麼怪物？從哪裡冒出來的？」

　　若傑大聲說：「我是你爺爺！快叫彼得來見我！」

　　那人說：「彼得？我們這裡沒有這個人！」

　　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來：「不是人！防禦系統出了問題！」

　　一人說：「警示燈沒有亮呀！」

　　那蒼老的聲音說：「笨蛋！敵人都進來了，還不快去檢查！」

　　若傑哈哈大笑說：「彼得！你不認識我了？你那套安全系統，你的武器、毒氣，哪一樣不是我賣給你的？怎能攔得住我？」

　　那蒼老的聲音顯然便是彼得的，只聽他驚訝地問：「你是誰？我不認識你呀！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我是若傑呀！」

　　彼得說：「若傑？哪個若傑？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嗄！對了，現在的我是本尊，你大概只認識我的分身，看吧！」

　　洞裡一陣驚愕聲，四人相對一笑，想像得出黑人出現時的景象。彼得果然大聲說：「原來是你！地獄王！來此有何貴幹？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聽你的口氣，好像不想見我！」

　　彼得說：「什麼話？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你在搬家，是不是？想賴我的帳？」

　　彼得說：「賴帳？笑話！你那些鬼設備，什麼中子彈、氫彈，都是唬人的玩意，我不要了！你自己搬回去吧！」

　　一人說：「怎麼？你出爾反爾！你說好要留給我們的！」

　　彼得說：「哈！怎麼有這種笨蛋？你也不照照鏡子，我憑什麼要留給你？」

　　那人說：「憑我們受了洗呀！」

　　彼得說：「蠢蛋！洗個頭算什麼？來人！把他們都給綁起來！」

　　裡頭一陣混亂，叮叮咚咚的響個不停，好像幾個人大打出手，但沒有多久就平息了。只聽那人還在呼喊：「你還需要我們保護

呀！怎麼只一句話就反臉無情？」

　　彼得說：「再過一會我就要上太空船了，要你們何用？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你是說，連我也沒有用了？」

　　彼得說：「算你有自知之明……」
　　有人插口說：「報告長老，姜森博士在門口！」

　　彼得說：「姜森？他來幹什麼？等一下，我來……」
　　只聽姜森說：「不必了，我已經進來了。」

　　彼得高聲說：「會長！您怎麼來的？這邊很亂，請到裡間坐吧！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不必，這個金屬網下的幾個人都是我的朋友。這裡面有些誤會，請你放了他們，有話好說。」

　　彼得說：「會長，您不知道外邊的情況，這件事您不必管！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我當然要管！你是我組織中的一員，這些人也都是我引進的！」

　　彼得聲音大了起來：「姜森！這裡的事你管不著！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管不著？珍妮！妳說！妳聽誰的？」半晌沒有下文。只聽姜森又說：「哈瑞！弗朗明哥！你們呢？」

　　彼得哈哈笑道：「姜森！你太理想化了！你閃開，我就放你一馬！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這個黑人是人嗎？怎麼連影子都沒有？」

　　若傑桀桀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姜森，怎麼有眼無珠，相信這個大混球？」

　　彼得大叫道：「鬼扯蛋！放毒！快放毒！」

　　裡面一陣騷亂，突然又是「咚」的一聲，接著幾聲「吱吱」，傳感器壞了。

　　杏娃說：「糟了！若傑完了！姜森也完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可憐的比爾！可憐的湯姆！可憐的我們！走吧！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到哪裡去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他們都落入白衣長老的手中了，我們能獨活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一來我們要更小心，否則他們還有什麼希望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白衣長老馬上就要走了，他們還有希望嗎？老實說，耍嘴皮子我還行，這種真刀實槍的事，我甘拜下風！朋友一

場，趕去見最後一面，也算是做該做的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不同意，死算得了什麼？死前想見一面也是私情！我們修道人怎麼可以輕言送死！」

　　兩個人爭執不休，左非右聽不下去，拉一拉風不懼，一前一後的下了動力梭。

　　這時已是凌晨，兩千多公尺的高山上，罡風陣陣，峭寒逼人。他們雖然身著恒溫衣，但露在外面的皮膚，仍感如有細針相扎。

兩個人不約而同地，都想找一個避風寒的地方。在夜視鏡下一看，四週光禿禿的，沒有一棵樹木。山頭不遠處倒有一個石堆，兩人

便朝那方向走去。



　　一到石堆邊，便覺得事有蹊蹺，這些石塊分明是人工堆砌的。為什麼有人在這鳥不築巢的地方堆砌石塊？再一細看，不僅石塊

堆得整齊高大，還用蛇籠般的鐵絲綑綁得牢牢的。兩人更是好奇，爬到石堆上，居然聽到嗡嗡的說話聲，石縫中還有熱風吹出。兩

人恍然大悟，原來這是一個通風口，一直通到下面的地洞。

　　是通風口又怎樣呢？難道對方不會防範？他們人手眾多，自己這邊只有四個人。兩個人你看著我，我瞧著你，好像機會就在眼

前，偏偏不知道要怎麼運用！

　　左非右頹然坐在石堆上，一眼見到山腰霧氣滃渤，身邊的石塊有些潮濕，原來薄霧已經凝成露珠了。

　　左非右靈光一現！他對電子原本在行，也曾設計過一些工具。他想到如果應用分子電場技術，將噴膠器縮小，所噴出的膠自然

同時縮小成霧氣。理論上，當膠霧體積還原時，便會成為塊狀膠。

　　可是還有一個問題，噴膠一遇到空氣就會氧化，變成帶軔性的固態，這時黏性便會降低。有沒有辦法延長膠霧氧化的時間？當

然可以，苯能夠稀釋這種膠呀！一旦稀釋了，噴出的粒子會更細，等到還原成塊狀膠時，效果更為理想。

　　有了噴膠，讓它順著通風管道，便可以到達洞中每一個角落。對方防範得再嚴密，也絕對堵不住霧氣般的微粒。等到霧粒還原

時，已經變成塊膠了，人被塊膠膠住了，整個系統都將癱瘓。屆時再從大門攻進去，豈不是成功在望？

　　左非右興奮地大叫一聲，把風不懼嚇了一跳，左非右拉拉他，兩人迅速跳下石堆。好在沒有引起注意，左非右作了個手勢，轉

身跑回梭內。也不管文祥和衣紅爭得如何，便把自己的構想說了一遍，最後還加了一句：「這個計謀與剛才的卦象完全吻合！因為

上卦是水，上六如果動了，變成陽爻，是巽卦，巽是風、是霧，是我們的救星！」

　　杏娃接著說：「有道理，黑隊長也有這種構想，只是分子電場所需的能量，與其距離平方成正比。分子間的距離大概是十的負

九次方米，縮小十倍需一千萬電子伏特。若以他們主控中心的空間來計算，大約要一億瓦特的電力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一億瓦的電力是一回事，做不做得到和該不該做才重要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那我只好調用一顆繼電衛星，明天很多人要來抱怨了。」

　　經過杏娃探測，那通風管約有一百公尺長，當局先運來兩倍長的抗壓導管，以及大量經過稀釋的強力白膠。先將噴頭裝好，又

在導管上裝設感應器，以便瞭解情況。再利用壓縮技術，將導管壓縮三十倍後，變成一根細繩，再從通風口出處插入。果然，在經

過幾處體熱偵測器時，都因為導管太細，沒有感應到，最後終於伸到通風口的另一端。

　　杏娃立刻啟動高壓噴霧器，由這一端噴入大量膠霧。根據她事前的計算，在下落兩公尺後，便脫離了高壓區，壓力一減，膠霧

迅即放大。

　　在洞內，只見一片白茫茫的霧氣突然由通風口散開，一時蔚為奇觀。人人說笑閒談之餘，那膠霧突然啵啵連聲，無端暴漲，一

股苯的香氣四溢，白霧轉瞬變成黏著力極強的膠粒，一碰到人體立即依附在皮膚上。更糟的是，噴膠有極強的自體親和性，只要碰

到相同的膠體，彼此就緊緊糾纏著，如果再加上一點動力，便會膠得更緊。

　　不到片刻，在主控室中，只見一團團白色的包裹由多變少，由小變大，一個個原本分離的膠人，已被糾成一堆，動彈不得。

　　四人發動動力梭，以五百公里的時速，猛然衝向洞口大門。但聞轟隆一聲巨響，大門已被撞穿。洞裡所有的系統顯然都癱瘓

了，苯揮發的氣息瀰漫空中，聞之昏昏欲睡，就像進入幻境一般。

　　杏娃又捲起一陣狂風，將洞中餘氣逐盡。四人趕忙下梭，但見滿地白球，一時也分不出孰敵孰友。

　　杏娃說：「前面那個大球就是黑金剛他們，等我把金屬網先鋸開。」

　　說時，面前已是火花崩濺，蒙著白膠的金屬網被切斷了，果然動力梭就在下面，裡面七人已呈昏迷狀態。

　　只聽杏娃說：「糟了，笨！我少算了一件事，他們把壓縮空氣當作武器用掉了！」

　　衣紅急道：「那怎麼辦？已經過了六七個小時了，還有救嗎？」

　　杏娃如釋重負地說：「有救！有救！哈！原來對方也是笨蛋，動力梭頭的噴口已經打開了，他們不知道利用。只是口太小，空

氣不足，所以裡面的人都昏倒了。」

　　杏娃把黑金剛諸人救醒了，洞裡的超級電腦在白膠的覆蓋下，高熱不能散發，而白膠遇熱收束更緊。線路燒壞了不說，有些機

構也被破壞了。當局立即接管基地，凡是身上配有私用電腦的人，立刻就分辨出所在位置，便一一割膠，釋放出來。

　　文祥在割開一個膠球時，發現裡頭除了姜森外，身旁還有若傑和比爾，以及都陽十一鬼。他們顯然早被白衣長老制服了，全身

五花大綁，又吸了不知什麼毒氣，此時全都昏迷不醒，文祥趕忙通知杏娃緊急治療。

　　白衣長老、珍妮、哈瑞等都在另一個膠袋中，只是沒有找到褐衣及黑衣長老，兩人可能已經走了。

　　黑金剛等人見了文祥，俱都羞愧不已。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都是當局的功勞，我們只是打雜的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我們還不是打雜的？只是自己搞砸了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要如何善後呢？我們來這裡，名不正言不順的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我們走吧！剩下的留給威靈頓處理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好主意，那白衣長老呢？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我沒有看到他，我也管不著，讓該去火星的人去火星吧！萬一地球上沒有什麼可以征服了，我們到火星還有發

展！」

　　一會兒，若傑和比爾先醒過來，一見文祥等人，若傑滿臉苦笑，說：「我永遠吃了心地不好的虧，也永遠佔了心地不好的便

宜！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怎麼說？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這些毒氣也是我賣給他們的，老實說，我們哪裡有什麼芥子氣？大麻氣倒多的是，有人買，我當然賣。今天我有備

而來，他所有的技倆我都有對策，就是沒想到他會用大麻氣『招待』我，害得我毫無抵抗能力！簡直飄飄欲仙！」

　　比爾說：「我還真以為要死了呢！吸得我暈頭轉向！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早知如此，我當年就該用毒氣薰你！」

　　比爾說：「我們該走了，那邊的事才辦了一半！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你做秘書還真不錯！我早忘了！」

　　文祥忙說：「這裡有幾個新朋友，我先介紹你們認識。」

　　若傑擺擺手，說：「不必，不必，我就是錯在朋友太多，行再相見！」說罷，已然影滅跡絕。

　　當下文祥把白衣長老等人放了，並且告訴他發射場還在，叫他立刻出發，當局會幫助他們。

　　白衣長老問：「你為什麼要放我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不是我要放你，是火星上的紅教教主想渡化你。」

　　白衣長老說：「笑話！我還想渡化他呢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好極了，你們在火星上互渡吧！」

　　都陽十一鬼與文祥原是舊識，文祥見不是人等頹喪無已，安慰他們道：「看開些吧！人生如逆水行舟，你們如果不能向上，必



然要被沖到下流的。」

　　不是人說：「你打算把我們怎樣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放你們回去，我只建議你們去一個地方……」
　　不是人說：「謝了！你既然說放，我們就閃人！」

　　十一鬼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　　姜森對湯姆回去後的表現大為滿意，向眾人謝了又謝。

　　文祥說：「中國有個成語叫『揠苗助長』，是說人太過急功近利，不顧現實真相，連種了稻麥，都等不及它成長，以為只要把

苗拔高一些，收穫就近了。」

　　姜森有感而發：「是的，我們人類太無知，一切講求速成。仔細想想，我不但沒有幫助湯姆，反而害了他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說你害他倒也未必，這是應有的過程，有你關懷他的前因，才有今天必然的後果。我們中華文化，也是歷經幾千

年，吃了不少虧，才累積了一些寶貴的教訓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人只要能關心他人，就能累積經驗，就在成長。」

　　左非右若有所悟地說：「這樣說來，所謂的定數，應該是整個環境中不變的常數，只有知道定數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。」

　　姜森聽了一楞，想了又想，忽然走上前去，緊緊握住左非右的雙手，激動地說：「謝謝你！謝謝你！聽你這麼一說，我才瞭解

不二老人的苦心。」

　　左非右糊塗了：「我說了什麼，倒讓你開竅了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我們的文化以基督文明為主導，沒有形成易理這種定數的觀念。尤其在科學當道後，任何事物只要是不能實證的，

一概都斥為迷信。連我們最崇敬的牛頓爵士，他花了不少時間研究煉金術以及聖經預言，都被後人詬病不已。

　　「從我研究不二老人的思想開始，我就認定他是個有天分的怪物。老實說，我並不相信真有『易理判斷模組』這回事。但是為
了取信大眾，也為了貶低他的價值，我故意把這件事與『河圖洛書』混為一談。」

　　左非右懂了一點，問道：「我那天為你判卦，你怎麼又相信呢？」

　　姜森笑道：「誰告訴你我相信了？事實上，不論你怎麼說我都不會相信。我看過太多魔術，不覺得有必要弄清楚真假。我們口

裡喊著科學精神，骨子裡早把科學限制在極端有限的實驗範圍中了。」

　　左非右問：「那麼現在呢？」

　　姜森說：「我體會到一點，以我自己而言，我的成長在於我個人的經驗，全部的經驗就是我所具備的智慧。若要獲得更高的智

慧，我就必須擴大到更大的環境中。依此類推，宇宙中最高的智慧，必定是一個不變的定數！當不二老人看到它時，他知道我們後

人需要時間及歷練，才能到達那裡。季節不到，就是不能開花結果！」

　　黑金剛一直想不通，文祥等人是如何混進洞中的。他問文祥：「我知道你不想居功，可是我有點好奇，你們是怎麼進去的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個，我也不大清楚，你問當局去吧，她通知我們，我們就進去了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是當局叫我來問你的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喔！那你去問衣紅！她一定清楚。」
　　黑金剛便來問衣紅：「洞裡管制嚴密，你們怎麼進去的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個？衝鋒陷陣風不懼最在行了，你問他去。」

　　黑金剛又問風不懼：「你們用什麼方法混進洞裡的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左非右叫我去，我就去了。」

　　黑金剛只好再來問左非右：「他們都不肯講，到底你們是怎麼成功的？」

　　左非右張大眼睛，無辜地說：「你問我？叫我問誰去？」

　①果陀：《等待果陀》是「荒謬劇場」的名劇，沒有人看得懂，連作者貝克特自己都說：「如果我知道自己寫的是什麼，就不需

要再等待了。」

　　「荒謬劇場」興起於一九四七年以後的法國，主要開創者為伊奧涅斯柯與貝克特。他們全盤否定人生的意義，在荒謬劇中充滿

了古怪、苦澀、驚異、荒謬的笑料，與喜劇迥然不同。

　②美的定義，可參考拙作《智慧學九論》第二百一十七頁，台灣商務印書館。

　③拋光：將玉石表面磨成帶有曲率的光滑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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